                          （五十二）

王连仲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地图，正趴在地图上仔细地看着。

朱润富也穿上了军装，不紧不慢地走进来：“团座，你这是？“

王连仲抬起头，兴高采烈地：“朱兄，机会来了，机会来了。”

朱润富：“团座，又有啥喜事，高兴成这样？”

王连仲：“据侦察人员回来报告，八路军县大队已经撤进南部山区，三官镇上守卫的日军和夜袭队也撤回了县城，换上了皇协军一个小队驻守。其他乡镇也驻上了皇协军部队。皇协军一个小队守卫一个乡镇，日军的防守也太薄弱了。朱兄，燕岭镇的村庄全在山区，咱们一千号人的军需供应问题难以解决，不如趁日军防守薄弱之机，咱们再收复他两个乡镇，这样军需供应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你说这不是日本人给咱们的机会吗？”

朱润富：“团长，这可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取地盘啊，日本人决不会再同意咱们占领他两个乡镇，与日本人搞僵了，咱们可是日军、八路两面树敌了。”

王连仲：“八路已经在这次日军扫荡中被打的伤亡惨重，短时间里难以恢复元气，再说日军和咱们也不会让他们平静地恢复元气。日军那边，咱们先忍辱求和，等站住脚跟羽翼丰满了，再和日军一争高下，说不定咱既得了地盘还赚个抗日英雄的名声呢。”

朱润富：“可我总觉得这事不妥，将来惹恼了日本人摊子不好收拾。”

王连仲：“日本人翻脸，你先应付说好的，不行就和他硬拼一场，咱们的兵力装备也不比他差，干啥在他面前装孙子。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在这里坐阵防守，我带兵去收复三官镇。我已经命令一营三营作准备，二营留下守燕岭镇。朱兄，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明亮的灯光下，两个站岗的皇协军士兵背着枪来回走动着。

远处，一队身穿国军服装的人走过来。

站岗的皇协军士兵看到走过来的队伍，立即从肩上摘下大枪高喊着：“站住，干啥的？再向前走开枪了。”

走近道口的带队的国军排长：“开枪？要开枪你俩早完蛋了，放老实点。”指挥士兵上前，缴了皇协军士兵的枪。押着两人向小屋走去。

王连仲率国军大队人马过铁路道口。

七八个国军士兵把两个皇协军士兵押进屋。排长：“把灯打开。”

一个皇协军士兵拉亮电灯。国军士兵把枪口对准了睡觉的皇协军。

排长大声地：“起来，你们快起来。”

一个个皇协军士兵从梦中醒来，看着指着自己的枪口和持枪的国军士兵，呆坐在通铺上不敢动。

排长：“我们是绣江保安二团的国军，今天夜里要过铁路到三官镇，为了让你们好交差，就委屈兄弟们一下了。”对士兵：“把他们捆起来，捆在一起扔在床上，自会有人来给他们解开的。”

几个国军士兵仍用枪指着皇协军士兵。几个士兵上前，把十个皇协军士兵一个个捆起来又捆在一起。

排长检查见捆的很结实，才挥手让士兵们离去。自己走在后面，拉上灯离去。

早晨。王连仲带领部队埋伏在三官镇围子墙外的玉米地里。看着高高的围墙。

围墙的门楼上两个站岗的皇协军士兵伸着懒腰，打着哈欠。消失在视线里。

王连仲一挥手，排长带着十几个士兵向围墙门冲去。

两皇协军士兵把围子门打开，国军排长手提手枪，其他士兵枪口对准了他们。
王连仲见已经得手，指挥士兵涌向围子门来。

国军排长：“我们是绣江县保安二团，今天过来接收三官镇，你带我们去找你的队长，让他交接防务。”

皇协军士兵看看面前的国军排长，看看涌上来的保安团部队，带着排长几人向镇里走去。保安团部队蜂拥进镇，占领了围墙和维持会大院。

荷枪实弹的保安团部队把皇协军小队的士兵们围在中间。

王连仲站在皇协军士兵前训话：“你们回去向龟田大队长报告，就说我王连仲守在三官镇和你们守在三官镇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对付八路军。请龟田大队长放心，我在这里决不放过一个八路。现在你们可以走了。”挥手让保安团部队让开路。

皇协军士兵一个个背着背包肩着枪，离开维持会大院。

王连仲带两个营长进维持会办公室，和两个营长坐在椅子上喝着水说话。

王连仲兴奋地：“想不到这么痛快。上半年我在王官庄给王德成当参谋长，我一再劝他夺取燕岭镇扩大地盘，他却无动于衷毫不理睬，我为失去大好机会而烦恼，可是无能为力。如今咱们手里有兵权，可以为所欲为。都说乱世英雄起四方，男子汉大丈夫就要有雄心大志，创立一番事业才能一生无怨无悔。现在咱们已经拥有了燕岭镇和三官镇，北边的东阳镇也是唾手可得，我想一鼓作气拿下东阳镇，你们一个营一个镇管理着。你们意见如何呀？”

一营长：“团长想的远想的深，你的意见我赞成。”

三营长：“这边两镇多半是平原，比燕岭镇富裕多了，打下这两镇很对，团长真有战略眼光。”

王连仲：“两位既然都同意，那咱们少事休息，一营就在此地驻守，一营长尽快安排防务部署兵力。我和三营长直取东阳镇，创造个一天取两镇的奇迹，就是小鬼子不乐意，他也难耐咱们了。”

铁路上，一装甲巡逻车开过来。停在道口上，鬼子松尾小队长从车顶探出头来，四下看着，高声喊叫：“站岗的有，皇协军站岗的有。”

见没有动静，掏出手枪向小屋连开三枪。仍不见动静。

松尾小队长带两个鬼子下车来，向小屋走去，查看动静。远远听到小屋里的叫喊声，急步跑过去。

十个皇协军士兵在大通铺上翻滚着、挣扎着、叫喊着。

鬼子松尾小队长和两个日本兵跑进来，对着皇协军士兵：“八格，八格，你们统统死了死了的。”

皇协军班长：“太君，是保安团从这里过铁路，说要到三官镇接防，我们不让他过，他们就把我们捆起来了。”

鬼子小队长示意鬼子给他们松绑，鬼子兵用刺刀把绳子割断。

鬼子小队长：“保安团的多少人过去了？”

皇协军班长：“好长的队伍，大约得七八百人，扛着机枪小炮，过了得半点钟。”

鬼子小队长：“唔，你们的好好站岗，我的回城报告。”带两个鬼子出门。

皇协军士兵们揉搓着被绑麻的手臂，报怨着。

兵营操场上。鬼子兵和皇协军士兵正在进行刺杀、攻防等军事训练。

龟田、桥木、吉野、张守业站在一旁观看着。

鬼子松尾小队长急匆匆地跑到龟田面前：“报告少佐，我们在铁路上巡逻，发现八里庄道口执勤的皇协军，被过路的国军保安团的部队捆绑起来扔在屋里。我们询问情况，他们说保安团有七八百人过铁路去了三官镇接防。请少佐派人查明情况。”

龟田沉思着咕噜着：“国军保安团，一定是王连仲的保安团。王连仲，这人不老实。哼，王连仲，你想干什么？”

一小队皇协军背着背包肩着枪进来。带队的小队长向这边看了看，向这边跑来，到龟田面前敬礼：“龟田太君，我们是驻守三官镇的小队，今天早晨，王连仲的保安二团偷袭了三官镇，七八百人把我们包围起来，把我们赶出了三官镇。王连仲说让我们向你报告，他保安团守三官镇和我们守三官镇都是一样，都是为了对付八路。我们看敌不过他，就撤回来了。”

龟田生气地：“八格，王连仲果然夺取了我的三官镇。”

张守业：“少佐阁下，我看王连仲的野心不小啊。他的目标恐怕还不止三官镇。”

一个骑自行车的夜袭队员飞车进来，跑到龟田面前把车子扔在地上，向龟田报告：“报告太君，今天早晨我在三官镇周围侦察，看到王连仲的保安二团涌进了三官镇，把防守镇子的皇协军驱赶了出来。只吃了一顿饭的工夫，我看到王连仲又带着一个营的兵力向东阳镇去了。我就赶快来报告了。”

龟田听罢咬着牙：“王连仲，野心大大的有，良心大大地坏了，他敢从皇军手里一个个的夺取乡镇，已经严重危害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从战略上威胁着皇军的安全，我已经不能容忍了。命令部队停止操练，准备消灭王连仲的保安团。桥木君、吉野君、张大队长，咱们去制定作战方案。”四人向办公室走去。

一队队的日军和皇协军肩着枪，抬着炮，行进在大路上，越过浮河大桥，走过龙王庙，向三官镇开进。

龟田、桥木和张守业三人骑在马上，随开进的部队前行。

围墙上的保安团士兵看着远远行来打着太阳旗的队伍，高喊起来：“日本兵和皇协军来了，日本兵和皇协军来了。”

排长跑上围墙，向走近的队伍观察着。对士兵：“快，快去向营长报告，日本兵和皇协军来了，有四百人。快去。下面的，关上围子门，不放任何人出入。”

围墙上站岗的士兵跑下围墙。“哐哐”关上围子门的声音传上来。保安团士兵急匆匆地跑上围墙。排长对上来的士兵：“日本鬼子要来夺三官镇，准备战斗。”士兵们在围墙上散开，架枪准备战斗。

龟田带的日军和皇协军来到距围墙二百多米的地方散开隐蔽起来。

保安团一营长来到围墙上看着散开已经占据有利地形的日军和皇协军。

龟田和桥木、张守业商量着。

龟田：“看保安团见到咱们就关上围墙门和有准备看，他们和皇军决不是一条心。等我上前看看，他们不服从就攻进去消灭他们。你们做好战斗准备。”带一个卫兵策马向前。

走到围墙下，龟田看着围墙上的士兵：“围墙上的听着，我是大日本皇军驻绣江县的龟田少佐，把你们的团长王连仲叫出来说话。”

保安团一营长在围墙上向前两步，身子贴着围墙护墙：“你是皇军的龟田少佐阁下，失敬，失敬。我们团长现在不在这里，我是王团长安排在这里驻守的一营长，龟田先生有何吩咐就请讲吧。”

龟田：“我来这里只有一件事，就是要你们撤出三官镇，快快的把三官镇还给皇军。”

一营长：“龟田阁下，很抱歉，这事我可作不了主，团长命令我在这里驻守，我咋能不履行责任就把三官镇交给你呢。你要三官镇也只有向王团长要才行。”

龟田：“你不交出三官镇，我可让你们血流成河，把三官镇打成一片废墟。”

一营长：“龟田阁下请便吧，我的部队也不是吃素的，机枪准备。”

一阵稀里哗啦的拉枪栓声，机枪步枪在围墙上密密地架起来，枪口对准了远方的日军和皇协军，有的也对准了龟田。

龟田气极败坏地：“八格，八格，你们的不要后悔。”拨转马头，回到桥木和张守业身边，跳下马来：“八格，八格，命令炮兵，瞄准围墙，给我轰击。”

传令兵小红旗一挥，迫击炮向围墙轰击起来，一发发炮弹在围墙上爆炸，炸起的泥土昏天避日，保安团士兵被炸的血肉横飞。

龟田用望远镜观察着。不住嘴地“哟西。”桥木看着也脸露喜色。

龟田：“命令炮兵把围墙门给我打烂。”传令兵去传达命令。

一发发炮弹在围墙上和围墙门口爆炸着。士兵们伤亡很重，墙上倒满了死伤的士兵。

一营长高喊着：“小鬼子现在没进攻，都趴下，趴下，减少伤亡。乔排长，你带人下去守住围子门，不放一个日本鬼子进来。”

排长：“是，四班，跟我走。”下围墙去，士兵们跟着下去。

龟田观察着炮火的射击效果，见围子门已经炸开一个大洞，命令着：“炮兵停止射击。”

传令兵向炮兵阵地挥动着小篮旗，鬼子炮兵的射击停止了。

龟田：“桥木君，命令一个小队向围子门发起攻击，其他部队向围墙上射击掩护部队攻击，并做好冲进围墙的准备。

一小队鬼子兵端着带刺刀的步枪，向围子门冲去，鬼子的机枪向围子门射击着，掩护鬼子冲锋，子弹打的木门一块块往下掉木渣。

鬼子兵冲到围子门口，推开大门向里冲。

龟田和桥木看着冲进围子门洞的鬼子，欢喜地高叫着：“哟西，成功。哟西，成功。哟西。

机枪射击声从门里传来，步枪也密集地射击起来，冲进街口和门洞里的鬼子一个个倒下去，五六十个鬼子躺倒一地。几个负伤要挣扎起来的鬼子再次被打倒。

龟田大叫着从一个鬼子手里接过歪把子机枪，带着一队鬼子向围子门再次冲去。围墙上的士兵向下射击，阻挡着鬼子的进攻。

鬼子和皇协军也向围墙上射击着，打的围墙上的土块直往下掉，压制的保安团士兵抬不起头。龟田带鬼子兵冲到围子门口，门内射出的密集子弹挡住了去路，龟田趴在地上用机枪向里猛扫，仍然压制不住门内猛烈的火力。

龟田只好带着鬼子兵退了回来。

桥木：“少佐阁下，咱们利用晚上进攻。”

龟田：“不，晚上进攻的效果也不会太好。”

张守业：“少佐，咱们先罢兵再智取它，里应外合会奏效。”

龟田：“哟西，撤兵。”

传令兵发出撤兵的信号。

                          （五十三）

王连仲坐在椅子上和站在他面前的一营长交谈着。

一营长诚惶诚恐地：“团长，这段时间咱都是打的和日本人和好的旗号，可我却同日本人干上了，我是不是做错了？”

王连仲摆摆手：“咱们从日本人手里夺取三官镇和东阳镇，日本人那能无动于衷，除非咱们脱下国军服换上皇协军服，所以和日本人交手打仗是迟早的事，我在这里也会和日本人打起来。这三个乡镇的地盘，咱们不占领便罢，如今已经占了，就不能轻易地让给他。这一仗的伤亡情况咋样？”

一营长：“日本人的炮火厉害，咱们伤亡的八十多人都是被炸的，鬼子一个小队要冲进围墙来，全报销在围子门洞里。第二次进攻也没攻进来，鬼子就撤走了。”

王连仲：“消灭他一个小队，咱们算是和日本人彻底翻脸了。日本人这次吃了亏，他决不会善罢干休的，最近几天还会来进攻，咱们要时刻做好准备。”

一营长：“是，我让弟兄们提高警惕。”

王连仲：“三官镇我就交给你了，我回燕岭镇布置一下，也要做好对抗日本人的准备。”

一营长：“是，我一定尽职责守好三官镇。”

两天后的夜里，龟田、桥木和张守业带领鬼子兵和皇协军又来到三官镇，悄悄摸到围墙外，等待着里面的动静。

镇里大街上，四个夜袭队员手举着手枪顺着墙跟悄悄向围子门走来。

两个进入门洞，两个悄悄向围墙上摸去。

围墙上传来“啪啪啪”三声掌声，门洞里的队员打开了围墙门。龟田率鬼子和皇协军冲进来向镇里冲去。

镇里四处响起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一阵比一阵激烈起来。

保安团一营和冲进来的鬼子发起激烈地枪战，子弹横飞，手榴弹不断爆炸，双方都出现重大伤亡。

龟田平端着机枪边打边向前冲，鬼子兵端着带刺刀的步枪不断地开枪射击。

保安团一步步后退，被鬼子兵和皇协军追打着，伤亡惨重。

一营长指挥着士兵开围子门向外逃跑，鬼子兵仍然不舍地追打。保安团不时有官兵被打死倒在地上。

龟田把机枪交到一个鬼子手里，命令鬼子对保安团士兵继续狠打。

围墙外传来激烈地枪声和爆炸声。

张守业提着枪来到龟田面前：“少佐阁下，城里的保安团士兵全部消灭了。”

龟田高兴地向张守业树起大拇指：“张的，你的计谋大大地好。命令部队今夜在这里休息，明天收复东阳镇，保安团的不投降，统统地消灭，我要让王连仲知道，皇军不是好对付的，谁欺骗皇军，谁就要付出代价。”
李玉昆、李显功、谷丰、于曼开会研究着事情。

李显功：“这里不愧为老区，咱们县大队一动员青壮年参军，才六天时间就征集到二百多人参加，再经过半月的训练就能形成战斗力，咱县大队很快就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李玉昆：“咱们的干部队伍也应该进行必要的补充。我想办个干部培训班，让根据地的积极分子经过培训，去担负各区的领导责任。”

谷丰：“咱们县大队在各要点上进行重点防守，南部山区的二十多个村庄安宁多了，各村的群众组织也逐步恢复了，儿童团协助咱们的战士站岗，他们的能量可不小，小家伙们爬到大树上，看的又远又便于隐蔽，是队员们的好助手。”

李志强从外面进来到门口：“报告。”

李玉昆：“进来。志强，刚回来？”

李志强：“是，刚从铁路北回来。这回可有重大消息了。”接过李显功递过来的水喝了一半：“咱们从铁路北撤回来后，鬼子把在北部几个乡镇的鬼子驻军也撤了，准备调向这边来对付咱们，乡镇全部换上了皇协军的一个小队驻守。保安二团的王连仲认为有机可乘，带着两个营越过铁路，赶走了三官镇和东阳镇上的皇协军，一举占领了三官镇和东阳镇，这下可惹恼了龟田，立即组织鬼子和皇协军去抢夺，结果是第一仗吃了大亏，三天后利用夜里偷袭，打跑了驻守三官镇的一营，第二天又去了东阳镇，三营长在鬼子和皇协军的压力下投降了日本人，现在部队已经拉进县城去，又换上了皇协军驻守。龟田还不解气，现在又带兵过铁路来包围了燕岭镇，想把王连仲的保安团一次干掉。两军正在燕岭镇僵持着。”

李玉昆：“这可是个新情况，王连仲为弄到一块地盘去拍日本鬼子的马屁，屠杀我八路军官兵和抗日武装及抗属，是咱们的死对头，现在又和日本人闹翻了，被日本鬼子包围起来了。若是看在同是中国人的一面，咱们应该出兵相救，可看王连仲反共那么坚决，对八路军仇恨凶残的态度，就不该救，让鬼子把他们消灭掉算了，也给咱们除一害。”

李显功：“王连仲部该不该救，还得看他抗不抗日。这家伙只不过是同日本人争地盘才打起来的，他绝对不会去主动抗击日本鬼子，看他屠杀八路军和抗日力量的积极性和罪恶行径，与汉奸无异。咱不如看着他让日军把他灭了，两下里打个两败俱伤，对咱们对抗日还大有益处呢。”

于曼：“我赞成大队长的意见，王连仲属于国民党右派，是极力反共的疯狗，对这样的人绝对不能救。”

谷丰：“在这种局势下，咱们的武工队也暂缓出动，让鬼子集中力量把王连仲打垮了再说。”

李显功：“对，在战争中利用矛盾，让敌人狗咬狗，两败俱伤，这就是三十六计之一的隔岸观火。志强，带几人到燕岭镇侦察情况，如果有机会咱们对王连仲也来个痛打落水狗，报杀害咱们八路军和抗属的血海深仇。”

李志强：“是。”

鬼子兵和皇协军把燕岭镇团团包围。龟田和桥木、张守业站在土坎下，观察着断壁残垣的燕岭镇。镇内的一些地方冒着燃烧的火光和浓烟。保安团的士兵们利用地形和建筑物防守着燕岭镇，机枪步枪瞄向要进攻的鬼子和皇协军。

龟田对桥木：“王连仲还在死硬地顽抗，咱们再进行炮火轰击，然后集中兵力猛冲进去，把王连仲的部队统统地消灭掉。”

桥木：“少佐在这里督战，我带部队冲进去。”

龟田点头：“好的，好的。炮兵，开炮，向保安团的前沿阵地轰击，把守卫的保安团全部打烂。”

鬼子的六门迫击炮开始向保安团守军轰击，炮弹在保安团士兵隐蔽的建筑物和地段上不断爆炸着，尘雾中，保安团士兵和隐蔽物一起飞向天空，伤亡惨重。

龟田看着炮兵轰击的结果，高兴地连声叫好，桥木脸上也是欣喜的笑容。

王连仲和朱润富隐蔽在矮墙后看着前面发生的一切。炮弹还在士兵们守卫的阵地上爆炸，隐蔽守卫的士兵们被炸的血肉横飞。

王连仲焦虑地：“龟田已经进攻了半天一夜了，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看来他是下决心不消灭咱们不罢休了。鬼子用炮兵轰击，咱们的伤亡太大了，弟兄们真是招架不住了。朱兄，你有啥高见，能让你我兄弟躲过这一劫。”

朱润富：“团长，我说的你可能不爱听，要躲过这一劫，只有投降一条路了。”

王连仲：“咱们抗拒日本人的进攻，打死了那么多鬼子，就是投降过去，龟田也不会饶过我，这条路不能走，不能走。”

朱润富：“那只有在这里挨炮弹，然后抗击日本人的进攻，抗住了最好，抗不住了就遭鬼子的屠杀。”

王连仲：“朱兄你说投降，我倒想出个主意来。咱先打出白旗，向龟田宣布投降，然后你带一部分官兵去投降，投降后你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就你和日本人的关系，日本人不会加害于你。而我则在你麻痹鬼子的时候带人从南门突出去，进入南部山区，以后找机会再回来。”

朱润富：“事已至此，这也是一条路。只是兄弟我过去，不能和团长在一起，还要说团长的坏话，显得不义气了。”

王连仲：“朱兄这么做是成全我。朱兄对我的情义，我心中有数，男子汉大丈夫要的是成就事业，又岂能拘于小节？就这么做。”解开军装，脱下经过汗水泥土污染有些发黄的白衫衣，又把军装穿上，手里抖动着白衬衣，和朱润富从隐蔽物后走出来，冒着炮弹爆炸的尘土和硝烟，向前沿阵地走着，把白衬衣摇晃着。

龟田和桥木、张守业观察着炮击的效果，炮弹在保安团的阵地上爆炸着。烟雾散去的间隙，三人看见镇里两人摇晃着白衬衣。

龟田摆头问桥木和张守业：“他们二人是什么意思？”

桥木向龟田摇摇头。

张守业：“他们是要来投降。”

龟田：“他们的要投降？命令炮兵停止射击。”

传令兵摇动篮旗，鬼子炮兵停止了射击。

朱润富的声音远远传来：“龟田太君，不要打了，王连仲团长宣布投降，请太君稍等，我们整理部队，马上出来投降。”

龟田也站上土坎：“我的接受你们投降，快快的，快快的过来。”

远处的王连仲：“我们很快就出来。”招呼没有死伤的士兵进了镇。

王连仲把部队组织起来，二百来人的队伍稀稀拉拉散乱地站着听训话。

王连仲：“日本鬼子和咱们打了一天多了，他仗着有迫击炮，把咱们打的很惨，我不想让兄弟们都死在鬼子的炮火下，所以做出无奈的选择，向日本人投降。日本人现在就等在镇外，朱参谋带四连和受伤的兄弟先走一步，我和二营长带五连六连把要带的东西带上随后出镇。朱参谋，你带四连先行吧。”

朱润富：“四连长，你带上部队和其他受伤的兄弟，跟我走。”

四连长招呼四连的士兵：“四连的，跟着朱参谋走。”自己走向朱润富，两人带队走去。

王连仲对二营长和部队：“朱参谋带着四连去麻痹日本人，咱们向南打出去，进南山。二营长，你组织突围出去。”

二营长：“五连在前，打开缺口后猛向前冲，六连在后，冲出去后注意掩护部队南撤。现在检查武器装备，准备行动。”

士兵们准备着，向枪里压满子弹，手榴弹拧开了盖。

二营长：“出发。”部队向另一个方向突去。

龟田和桥木、张守业看着从镇里出来的六七十个保安团士兵。

朱润富走到龟田面前：“太君，保安团前来投降。”

龟田看着朱润富，脸上收去笑容换怒容：“你的朱会长，也成了保安团的人了，和皇军作对，你死了死了的有。”拔指挥刀，架在朱润富的脖子上。

朱润富哭丧着脸：“哎哟太君，小的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没想过和皇军作对啊，我是被王团长逼着进入保安团的，不信等王团长来了，你问问他是不是。就是他要占皇军的地盘我也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只是他不听我的，才有了今天的结局啊，他可是后悔的要死啊。”

龟田把指挥刀收进刀鞘：“我的再信你一回，王连仲怎么还不出来？”

朱润富：“他说收拾一下，马上就来。”

南门口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及喊杀声。

龟田：“王连仲的在和咱们耍诡计，这边的安排投降麻痹咱们，他的带部队从南门突围。张大队长，你的带人下了保安团人员的枪，看住他们，并守住这边的门口，我的带人去消灭他们。”

张守业：“是”。

龟田：“桥木君，带上部队，追上去。”

桥木挥手，鬼子兵提枪抬炮向枪响的方向追去。

张守业指挥皇协军把保安团四连团团围起来，收缴保安团士兵的枪支。

南门方向的枪声仍然激烈地响着。

龟田又冷笑着走到朱润富的面前：“你的良心坏了坏了的，你的带人过来假投降迷惑我们，掩护王连仲他们从那边突围。你的还有什么话说。”边说边向外抽刀。

朱润富急忙跪在龟田面前：“太君，冤枉啊，决定投降的是王连仲，他拉我和他一起向太君表示投降，我们回去他就组织部队说过来投降，要我们在前，他们略作收拾就来，我是真相信他是来投降皇军的，可谁知道这个王八蛋耍花招，既欺骗了你们，也欺骗了我，让我白白的送命。太君，如果你认为我也在欺骗你，你就把我杀了吧。”

龟田把抽出半截的指挥刀又放回去，换上和善的面孔：“朱会长对皇军的忠心耿耿，我的知道你不会出心骗我，你的起来。”

朱润富慢慢地站起来，又深鞠一躬：“谢谢太君。”

龟田：“王连仲是一条喂不熟的狼，贪婪、狡猾、凶狠，我的不会放过他。朱会长，你的以后不要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在燕岭镇好好做你的会长，好好地为大日本皇军做事，皇军不会亏待你。”

朱润富受宠若惊地：“谢谢太君的信任，我一定不负太君的栽培，全心全意地为皇军效劳。”

枪声和爆炸声还在激烈地响着。

南门口，保安团向外猛冲着，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开火。

日军的机枪也向这边扫射着，鬼子兵趴在地上射击。双方阵地上不断腾起爆炸的烟尘，阵地间烟雾弥漫，不断有双方的士兵被击中倒下。

王连仲督促着：“机枪压住日军的火力，五连长，带领你连冲过去。”

三挺机枪向日军狂扫着。

五连长：“弟兄们，准备好手榴弹，四人一组一起扔，趁手榴弹爆炸的烟雾冲过去。冲过去就有活命，在这里只有死，冲上去。”

保安团士兵打出一颗颗手榴弹，鬼子被炸死一些，枪声弱下来。保安团士兵借机向前冲去，机枪扫射，手榴弹炸，把鬼子打倒，打开了一个缺口。保安军冲了出去。

两侧的日军包抄过来，桥木带的日军也赶过来，用猛烈的火力扫向保安军。

六连长组织后面的士兵利用地形伏下来，阻击追来的日军。前面的日军被打死，后面的日军伏下来还击，双方士兵的死亡人数加剧着。

王连仲和二营长、五连长等五十多人急急地向南山里逃窜。

桥木指挥日军以猛烈地火力压制保安军，带着鬼子兵冲过来，和保安军近搏。

带刺刀的鬼子兵刺杀着保安军士兵，不善于拼杀的保安军只有抡起大枪砸向鬼子兵，有的抱着鬼子摔跤，桥木大叫着用指挥刀砍杀着保安军。

阻击鬼子的保安军全部被鬼子消灭。

鬼子炮兵向王连仲逃窜的队伍射击，炮弹一颗颗在队伍里爆炸，逃窜的保安军人数越来越少。只有二十多人逃进山沟不见了。

龟田和张守业察看着投降的保安军，桥木带着部队回来报告。

桥木上前：“报告少佐阁下，我们赶过去的时候，王连仲的部队已经突围出来，我们消灭了他们突出来的八十多人，活捉了八人，还有二十多人逃窜进深山。我们打扫战场，让保安团士兵辨认，被打死的人中没有王连仲。”

龟田：“桥木君辛苦了，看你兴奋的样子，今天又开荤了？”

桥木：“我杀死了三个敢向我攻击的保安团士兵。”

龟田竖起拇指：“你是真正的军人。”

桥木骄傲地点点头，笑笑。

龟田：“可惜让王连仲这只恶狼跑了。”对张守业：“张的，你安排皇协军两个小队在这里驻守，让一个中队长在这里管理，和朱会长一起治理燕岭镇。注意捉拿王连仲，也要防备八路的袭击。”

张守业：“我马上安排。”

龟田对桥木：“桥木君，集合部队，押上俘虏回县城，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桥木对龟田一笑，转身对鬼子兵：“部队集合。”鬼子兵过来列队。

                              （五十四）

李志强和周老根、小五伏在距燕岭镇不远的小山上，听着传来的激烈枪声和手榴弹、炮弹的爆炸声，看着王连仲带着五十多人向南跑着，炮弹在队伍里爆炸着，保安军不死带伤，人数越来越少，最后二十来人仍没命地跑进深山。

李志强低声地对周老根：“王连仲狡猾凶狠，可是不懂军事，他夜里不突围却在大白天突围，没有全军覆没还真算是万幸。”

周老根：“这次日军没有彻底消灭他，是要留给咱们了。队长，咱们把他活捉了，剐了这狗日的，让百姓们解解恨。”

林小五：“是啊队长，咱们去把他活捉了。”

李志强：“就咱三人，能对付了王连仲二十多人吗？再说这些家伙刚死里逃生，遇上捕捉他们的就会更凶狠，还是过几天再说。”

林小五：“过几天他们不跑了吗？”

李志强：“他们不会跑的，只会潜藏在深山里。”

周老根对林小五：“你要问他为啥不跑到博山再去找王尚志对吧。你说，王连仲带着一个团过来，不到半月，只剩下二十多个人，他敢回去吗？他有脸回去吗？我估计他最大的可能是在这南山里为匪。这里的百姓要遭受他的祸害了。”

李志强：“回去带队伍来消灭他，乡亲们受鬼子祸害，不能再受他的祸害。”

林小五：“队长，你看，鬼子集合了。”

李志强：“今天的俘虏又要扩充皇协军了。”

三人远远地看着一队皇协军进了燕岭镇。鬼子兵押着保安军离开燕岭镇。

李志强：“鬼子走了，咱也走吧。”三人悄悄地向后退，离开。

龟田办公室里，龟田给桥木、吉野、中村、张守业、于四海开会。

龟田得意洋洋地讲着：“王连仲和皇军作对，被皇军打的落花流水，带着十几个残兵败卒逃进了南山，他已经成不了气候。目前，经过‘飓风’行动的大扫荡，八路已经大伤元气，退出了绣江县，剩下的土八路也退入南部山区无所作为，其他与皇军作对的小武装都已扫光除净，各乡镇的维持会也普遍建立和恢复，可以说目前进入了皇军占领绣江以来最有利最稳定的时期，这是各位共同努力的结果。现在皇军在这里的兵力也得到了加强，皇协军通过接收保安团的俘虏，也增加了四百多人。在绣江县皇军的兵力已占绝对优势，对八路形成了高压态势，把八路全部消灭已经为时不远了。”

桥木：“这是龟田君善于运作，巧于指挥，处事果断的结果，给大日本皇军的声誉增光添彩了，龟田君应该得到天皇的奖赏。”

龟田：“这不光是我的功劳，在坐的各位都付出了很多。张大队长的偷袭计谋就使王连仲的部队一败涂地。只要我们齐心合力，我们的成绩会更大。我已经命令佐藤小队长在石河镇构筑永备工事，重点做好防备八路的防御部署。张大队长要常到各乡镇转转，检查督促皇协军的防守工作，也安排他们帮着维持会征粮。中村队长和于四海队长，你们带人到南部山区去，一是重点对付土八路，二是去侦察被八路劫去的武器下落，能把失落的武器找到，你们就功劳大大的。两个皇军中队和皇协军就在兵营中加紧训练，随时待命，有情况就立即出动。”

中村：“我们马上准备，很快就出发。”

龟田：“各位就按部署的进行吧。”

“哈依。”“是。”众人起身敬礼出去。

上元村里，许仁元陪李玉昆和李显功在街上走着。

李玉昆：“乡亲们反映，鬼子扫荡的这二十多天，把农活耽误了一些，有些地没能及时的种上，秋收要受些影响了。”

许仁元：“山里的两个村子大部分的房子被鬼子烧坏了，咱们的村干部出面协调，全部被烧的家庭也住上了房子，虽然挤一些，也比住不上好。乡亲们都夸咱民主政府好，真给老百姓办事。”

李显功：“这里老乡参军的热情可真高，他们知道参军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不被小鬼子侵犯。光这石河镇的南部山区，要求参军的就有三百多人。”

许仁元：“还有一个事需要咱政府想办法解决。最近鬼子对咱们这边封锁，小商小贩的都过不来，杂货店的老板也不敢去镇上，乡亲们吃盐已经成了问题，很多杂货店都没有盐了，妇女们缝缝补补用的针头线脑也开始缺少了。这些生活必需品咱得想法子解决啊。”

李玉昆：“这可真是个问题。咱们是要研究个解决的办法，人不吃盐那可不行。”

许仁元：“再一个消息你们听了肯定高兴。我在南垴村，听到一个从南边过来的人说，八路军李团长他们现在在泰州，正帮着县委县大队恢复各级抗日政权，可能不长时候就到咱这边来了。”

李玉昆：“八路军李团长他们的消息，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八路军和专区再过来，咱们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傍晚。许仁元、肖淑芸、李志强、严翠萍四人围着小桌吃饭。

许仁元吃着饭：“她李婶，今天我到南垴村，一个从南边过来的人带过来消息，说李团长他们八路军，突出了鬼子的包围，现在正在泰州帮着县大队恢复抗日政权，不会太长的时间他们就会回咱绣江县的。”

严翠萍惊喜地：“干爹，这是真的吗？”

许仁元：“这孩子，这事我能开玩笑吗。”

肖淑芸和李志强听了这消息脸上也充满了喜悦。

李志强看着许仁元：“许伯伯，你啥时候认下翠萍做干女儿了？”

肖淑芸：“就这两天里。翠萍是个善良的孩子，她在学校时同凤茹好的像一个人，看到你许伯伯没有亲人了，就认你许伯伯做干爹了，你许伯伯又有女儿了。”

许仁元开心地：“我又有女儿了。志强，我还有个心愿，就是你对翠萍要像对凤茹一样好，我就更称心如意了。”看看李志强，又看看严翠萍。

肖淑芸也看着两人的脸色。

严翠萍脸红着羞涩地低下头吃饭。

李志强脸色严肃地僵在那里，一会后才缓和过来，不言语地吃饭。

严翠萍用眼瞟了李志强一下，又低头吃饭，脸上的羞涩消失了。

李志强放下饭碗：“大伯，娘，我出去一趟。”起身向外走。

许仁元和肖淑芸都看向严翠萍。严翠萍也放下了饭碗。

许仁元：“志强八成要去凤茹的坟地，翠萍，你去看看他。”

严翠萍答应一声，起身也向外走了。

天黑下来了。严翠萍跟着前面的黑影走着：“志强，等等我。”

前面的黑影停下脚步，严翠萍小跑几步赶上。

李志强：“我自己出来走走，你咋跟来了？”

严翠萍：“干爹和李婶说你八成是要到凤茹坟前，怕你难过，要我过来陪你一起去。我也想去看看凤茹的坟墓。”

两人一起向前走着。

李志强看一眼身边的严翠萍：“翠萍，你是个好姑娘，从我认识你就很喜欢你，现在又工作战斗在一起，几个老人都在撮合这件事。可是在我的心上难以消除凤茹的影子，我时常感觉凤茹并没有死去，她会在某个时候再回到我身边，心里想的，梦里梦的都是她，我觉得还没有哪个人能代替她在我心中的位置，所以我虽然很喜欢你，但不敢有其他的非份之想。请你理解我。”

严翠萍双手绞着，轻柔地：“你这才是真心地爱一个人，也说明凤茹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凤茹是个好姑娘，是我非常要好的同学。她的心目中也只有你，在学校里，秦大少对她百般求爱，她都不为所动。那次在学校门口看到她和你在一起欢天喜地的样子，我们真心地祝愿她美满幸福。可惜花一般的少女，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下。”加重了语气：“志强，凤茹已经去世，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可以怀念她，但不能生活在凤茹的阴影里一辈子呀。你同我相处也好，不相处也好，我只希望你跳出过去的圈子，开始新的生活，这也是所有关心你的人所期望的。”

李志强：“翠萍，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那能不理解你们这些人的心意，可我一时还转不过弯来。你们都放心，现在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又肩负着打日本鬼子的重任，虽然在没事的时候想起凤茹我心里还是隐隐作痛，可我不会生活在痛苦之中。翠萍，再给我一段时间好吗？咱们都还年轻，现在又是小鬼子最猖狂的时候，咱们先做应该做的事情，到一定的时候再考虑个人问题。”

严翠萍：“这样行是行，可你要记住，我娘可是把我托付给你了，干爹也要求你像对待凤茹一样对我，李婶也希望你看顾我，你打算咋对待我，你看着办吧。”

李志强半调侃半逗乐地：“对凤茹我是用大哥哥对小妹妹的感情对待的，对你么，我用两倍战友加同志的感情照顾好你，行么？”

严翠萍：“一切随你的便。快点走，到凤茹的坟上看看。”

李玉昆、李显功、谷丰、于曼、许仁元五人研究着事情。

李玉昆：“咱们的抗日民主政府，就要把群众的衣食住行问题挂在心上，认真解决。当前由于鬼子的封锁，群众缺盐吃，这就是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给群众解决好。”

李显功：“清河区就有的是盐，只是日本鬼子的几道封锁线，使盐难以运过来。”

谷丰：“可以弄盐贩的私盐，他们一是铤而走险，二是已经打通了各个关节，私盐能运过来，可是价格太贵了。”

李显功：“咱们没有同私盐商打过交道，价格上贵多少咱也不知道。好在吃盐不是吃粮，贵点又能多花多少钱。就是这私盐贩子不好找啊。”

许仁元：“这事啊，蛇有蛇路，人有人路，只要想找，就能找到。”

“报告。”李志强在门外喊着。

李玉昆：“进来。”

李志强：“李书记大队长你们找我？”

李玉昆：“是这么件事，由于鬼子对咱这南部山区进行封锁，咱这根据地内的食盐、针线等生活必需品已经非常匮乏，影响到了群众的日常生活，咱们抗日民主政府要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想派你出去弄到这些群众急需的生活用品。”

李志强也沉思起来：“这样吧，我带几个人到铁路北转转，看能不能弄到这些东西。”

李玉昆：“你们带钱过去，只有公买公卖，商贩们才能长期和咱们做生意。”

李志强：“我去作准备，明天过铁路。”离开大队部。

其他人继续研究着事情。

